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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歌会

这万顷碧波的平台
翠屏都历山的直播间
两岸何止万人
万家灯火，还有三角梅繁星互动
月亮升起来了
没见她开口
没拿话筒
从心里发声

“月亮升起亮汪汪……”
“哥哎，哥哟——”
我这把年纪被这样呼唤
心里甜蜜蜜
舒坦，安逸
像清泉流入心间

◎天生城吃烤鱼

这么多灯，比
洪崖洞，汴京元宵节更提神

我提着自己的灯
在小舅母子家坐下
下箸瞬间
我觉得我的筷子停在
曾在此屯兵的一把龙椅之上
大火燃烧城破之后
守卫将军刎颈的剑尖之上
就在我迟疑之间
这条从时间之河游来的鱼
已经七零八落
你如果来此

品尝历史
远比蒜蓉豆瓣和那些佐料
更丰富多彩
有滋有味

◎马头梯田

我们停止对与错争辩
在群山中盘旋
天光云影变幻，我想立足
渴望在镜子里栽插

虹，从小日子面前升起
我与你守住这片田
抱住命运的马头
不在饥肠辘辘崎岖的路上奔波
抱住现在
心心相印

白天泼彩
夜晚泼墨

◎谭家大院

一个急转又一个急转
日出，我解开纽扣

取来钥匙，锁孔里
是谁奋斗的一生

我钻牛角尖
上楼，惊扰了雕花窗里的梳妆
暗恋的目光

梨花似雪“飞尘不到”
我们一直时时刻刻在等
四处开枝散叶的子孙
魂归的脚步声

◎橘子红了

不容商量不用动员
风一吹橘子红了
接到通知就红了
路上乘车就红了
听见锣鼓声想起一个人
红了

置身树下我好妒忌好羡慕
两只橘子脸贴脸
目中无人
完全不把我们当回事

一簇簇一树树，山山岭岭
压弯枝条用木棒撑着
触碰额头在眼前晃动
从晒网坝，蜜溪沟到香溪……
映红大江

像血脉流淌

采摘季之后
还有一只橘子留在枝头
夜晚像高挑的灯笼
第二天雪后的
日出

◎夜宿瀑上人家

一条多么远的河流着流着
突然在这里断折
来不及收脚奔腾而下
0点39分9秒
我醒了

一滴水醒了
涛声侵入我身体每个缝隙
荡涤了泥沙石块和树枝

这高70米宽百米
一架老式织布机
谁还在不分昼夜不停地
织啊织啊
什么也不能让你挥刀剪断

能否遇到一滴水
与我不顾一切地跳下去
随霞光升腾
变成一道彩虹
然后平平仄仄
随瀼渡流入长江
汇入万川汇聚奔流的大合唱

这真是一年里最奢侈的日
子。云淡淡的，像是被谁浆洗过，
又软软的，像是刚采摘的新棉；风
轻轻地，带着些许润气，拂在脸
上，竟让人觉着有些痒酥酥的，仿
佛一个看不见的精灵，正拿着鹅
黄的绒毛，在你的腮边调皮地撩
拨。远远地，便听见柳浪深处传
来的莺啼，一声接一声，脆生生
的，软绵绵的，像新泡的一壶春
茶，那清甜的味儿，直沁人心脾。

信步走到城外，景致越来越
好。溪水边上，疏疏朗朗地立着
几株桃树，花已经开得很有些规
模了。那花瓣的颜色，是极淡的
粉，几乎要透出白来，只在花瓣的
底子上，洇着一抹若有若无的胭
脂色，像少女羞红了的脸。我不
禁想起“竹外桃花三两枝”的诗
句，眼前这景致，虽没有竹子衬
着，但这疏影横斜的风致，却也是
恰好。再远望，田埂上、河滩边，
竟是大片大片的菜花，黄得热烈、
坦荡，简直要把人的眼睛都晃花
了。那黄，不是娇嫩的黄，是带着
些野性的、泼辣的黄，像是太阳不
小心打翻了颜料盘，索性将这片
天地都染个痛痛快快。

我突然想起了杜甫的诗句，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
低”。黄四娘家的春天，大概也是
这般热闹吧！那花儿，一簇簇、一
丛丛，挨挨挤挤地，把小路都遮得
严严实实，枝条都给压得弯下腰
来。这满眼的春色，是有些霸道，

有些任性的，不管你爱不爱看，只
管一股脑儿地将生命的热力都迸
发出来。我又想起古时的人们，
在水边，在陌上，那些踏青的丽人
们，想来也正穿着时新的春衫，三
五成群，笑语盈盈地走过这花间
柳下。她们的裙裾，想必也曾拂
过这路边的青草；她们的笑声，想
必也曾惊起过林间的宿鸟。春
光，便是在这花影与人影的交错
里，愈发鲜活起来了。

从前读戴叔伦的《三月》，只
觉得句子美，却未曾往心里去。
今日沐着这酥软的春风，看着这

漫天的花色，那句“四时最好是三
月”，竟像一颗石子，不偏不倚地
投进我心底的静湖，荡开一圈圈
的涟漪。是啊！四季里最好的，
可不就是这三月吗？严冬的寒气
褪得干干净净，盛夏的炎威还未
到来，一切都是新的，润的，恰到
好处的。然而下一句，“一去不回
惟少年”，却又像一声幽幽的叹
息，跟着那涟漪，轻轻地散开了
去。这满眼的春光，年年岁岁，总
是如此准时，如此慷慨；可那看春
光的人，那鲜衣怒马的少年时光，
却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样一想，心里便不由得生
出些许怅惘。这怅惘，却并不令
人消沉。它像一阵清风，吹开了
眼前若有若无的雾气，反倒让人
把周遭的景致看得更真切。余下
来的岁月，掰着手指算算，也当真
是不多了。古人说“人生苦短”，
又说“秉烛夜游”，从前只当是狂
放之言，如今才觉出那话语里，藏
着多少对生命的珍重与不舍。

既然时日无多，那便要争一
争朝夕。我低头看看手里的竹
杖，这跟随我多年的老伙计，从前
只是助我行走的工具，如今倒像
是一个知己了。我用它点一点脚
下的路，用它拨一拨路边的草，去
寻找那些开得隐秘、别致的花。
走不动了，便寻一处花树下的青
石坐下，静静地看。看那桃花如
何在叶子的庇护下，安然地舒展；
看那菜花如何引来蜂蝶，嗡嗡地
闹成一片；看那远处的山，近处的
水，如何在三月的阳光里静静地
氤氲着一团祥和的气韵。赏花，
不必吝惜力气。将尚有余温的热
情，倾注在每一次驻足或凝望里，
便觉得，这日子，是实实在在握在
手里的，是温热的，是芬芳的。

暖风一阵阵地吹着，带来些
花草的混合香气，也带来些远处
田埂上农夫耕耘的吆喝声。这世
界，在一片喧闹里，却又显出别样
的宁静来。我便在这无边的春色
里，静静地坐着，像一棵老树，也
像一朵新花。


